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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应高度重视生物灾害链，开展相关监测

工作。同时，应制定地震及其他气候条件

下灾害链的预案，以减少相关损失，并对

如何在环保方面进行防治，建立防范地质

灾害引起环境灾害的长效机制等方面都提

出了行之有效的建议。

卢耀如院士以国为家，以振兴我国地

质事业为己任，在60余载的地质科学研究

工作中兢兢业业，求真务实，注重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始终把握科学研究发展方

向，爬山涉水，大力开展野外调查研究。

他时常告诫他的学生们“九层之台起于垒

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科学真谛验于实

践，伟业大厦稳在基础”。他这种坚忍不

拔的钻研精神，求真务实、一丝不苟、上

下求索的治学态度，以及处境再难也不气

馁，始终坚定不移地向远大目标迈进的斗

志和时刻对国家利益负责的为人风范，值

得我们年轻人崇仰与学习。

（转自《中国科学报》2018年1月15日）

谌亚选：烽火岁月里的跨界人生

○胡一峰（2012 届博，马院）

前段时间，有缘淘到一位老清华人的几

份史料，让我读到了一段耐人思考的人生。

史料的主人名叫谌亚选。我收藏的史

料中，有一份他手写的简历。他把自己

的一生以“参加革命”为界标分为前后

两段。前一段，“清华大学肄业，学物

理，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一些工

作”，“于1938年经重庆新华日报介绍去

延安”。后一段，在陕北公学分校、鲁迅

艺术学院学习，其中有一句格外引人注

目：“在鲁艺时，参加过冼星海所有在延

安的作品的演出活动”，暗示着音乐构成

了谌亚选延安生涯的主旋律。

谌亚选是南昌人，1934年考入清华大

学物理系，和他同级入学的有“两弹元

勋”陈芳允、历史学家何炳棣，还有后来

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姚依林。

彼时，日军侵我东三省，狼视华北，

山河变色。朱自清先生为本年入学的新生

所写《级歌》中便有“举步荆榛，极目烟

尘，请君看此好河山。薄冰深渊，持危扶

颠，吾侪相勉为其难”之句。身逢乱世的

谌亚选们，本应在1938年毕业，但1937年
清华就南迁了。这一级清华人中多有中途

肄业、投笔从戎者，谌亚选应该就在这股

从军大潮中离开学校，去了延安。  
在延安期间，他和化学家陈康白、屈

伯川等人一起筹建延安自然科学院。1940
年9月1日，自然科学院正式开学，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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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预科和补习班，谌亚选在物理系任

教。谌亚选的物理教得怎么样，我没有看

到具体的记载，但据学生回忆，这位老师

经常教他们音乐，还指挥他们唱整部的

《黄河大合唱》和一些苏联歌曲。

实际上，物理老师谌亚选最热爱的事

业正是音乐。1939年前后，经过陕公分校

短期学习，他转入了鲁艺音乐系四班当了

学员，毕业后又被后来担任中国音协第一

届主席的吕骥相中，与梁寒光、李凌等一

起进入高级班继续深造。在这里，他们亲

炙冼星海等音乐大家，艺术更加长进。

对于谌亚选来说，这段岁月的意义还

在于促使他反思在清华受到的西式音乐教

育，影响极为深刻。我藏有一封上世纪80
年代谌亚选写给评弹艺术家吴宗锡先生的

信。在信中，他自陈：“早年是个洋音乐

的盲目崇拜者，后来到了延安，接受了冼

星海的音乐教育，……比较注意民族音乐

特点和规律的学习。”借鉴西洋音乐，推

动民族音乐发展的思路，也成了谌亚选一

生的主张。其实，早在1947年，谌亚选就

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过《庆祝管

弦乐团成立》一文，这也是目前我能找到

的他公开发表的最早文字。在文中，谌亚

选提出，要采用和接受欧美乐器的发展成

果，把中国的民歌变成生动有力的管弦乐

曲，使之更适合群众的需要。

写作这篇文章，又与谌亚选在延安的

另一次音乐际遇有关。1946年，中央管弦

乐团在延安杨家岭正式成立，乐团团长是

贺绿汀，管乐队队长便是谌亚选。

不过，命运永远不是一条直线，在革

命与战争的年代，尤其如此。谌亚选的延

安岁月也并非全是音符，还有一段与他的

本行物理有关的插曲。1946年前后，他被

调去协助清华学长张乃召创建中共历史上

第一个气象台——八路军总部延安气象

台。当时，组织上把谌亚选是作为专业人

才选调来协助张乃召工作，因为他懂得电

工学和无线电技术，便于气象台更好地掌

握无线电测风和无线电探空设备，而这些

设备在当时都属于先进的气象探测设备。

同时，谌亚选还负责给气象台的工作人员

讲授物理和无线电课程，以提高他们的理

论水平。不过，谌亚选很快又回到了音乐

的轨道上。50年代以后，他先后在北京人

艺、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协等单位供

职，尤其在冼星海研究方面厥功甚伟。

1984年7月，眼疾严重，离去世不足半年

时光的谌亚选仍在呼吁有计划地整理与上

演冼星海的作品。

谌亚选已于30多年前作古。这位教音

乐的物理老师，他的故事，连同我收集的这

一堆发黄的纸张，以及更多相信早已散失不

存的纸张，都已成了历史。何兆武先生在约

莫二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里说，通常我们所

说的“历史”，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过去

发生的事件，一是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

前者是历史，后者是历史学。人们爱把历史比

作舞台，如果沿用这个比方，历史学就好比一

束追光。大部分时候，追光打在了舞台最重要

的地方，但有的时候又是追光的存在，才让它

照射的地方显得重要。因了这个缘故，历史追

光之外的世界，其实也有许多精彩的故事。应

该说，在人才济济的清华校友中，谌亚选的名

字并不显赫。不过，当我们的眼睛不被追光迷

惑，许多丰富的人生就可能浮现在眼前，而

且，一个故事可以带出另一个故事，一段人生

也会牵出另一段人生。世界也将因此而丰盈起

来，连同我们的精神。

（转自《科技日报》2017年12月1日）




